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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分成东、西两县，西
边为长安县，东边为万年县。这
万年县在天子脚下，王公贵族多
居于此，关系盘根错节，此人居
然能稳稳做了九年，李泌忽然产
生了点兴趣。

“他人现在何处？”
“哎哎……他去年犯了事，

如今身在长安县狱中，已是待
决之身。”徐宾斟酌着字词。周
围的人窃窃私语，徐主事是不
是糊涂了，怎么推荐了一个囚
犯来？还是个死囚？这不是触
上司霉头吗？

谁知李泌却面无表情：“我
要的不是圣人，是能人——这个
人是不是最好的？”

徐宾连忙提高了声音：“长
安之内，缉事捕盗无出其右。”

一枚银鱼袋从半空划过，
徐宾慌忙伸手去接，差一点没接
住。李泌道：“用我的马去接。
两刻之内，我要在这里见到那个
人。”

徐宾愣了一下，才听懂长
官的意思。他先把银鱼袋系在腰
间，又觉得不合适，连忙解下来
捧在手里，匆匆忙忙跑出殿外。

李泌环顾四周，发现其他
人都抻着脖子往外看，不由得
发怒道：“你们还闲在那里看什
么？马上去给我查！东西二市
的过所市状、城门监的检录、
各处街铺的讯报，都给我彻查
一遍，快！”

靖安司的官吏赶紧纷纷回
到自己位子，埋头开始工作，殿
内又陷入忙碌。李泌从身旁婢女
处接过一条开水烫过的缠花锦
帕，用力在脸上搓了搓，忽然又
想起来什么，开口道：“姚汝
能，你去京兆府一趟，把张小敬
的注色经历调过来。”

一个年轻小吏立刻起身，
飞奔而出。

李泌把外袍胸襟扯开，将双
臂撑在沙盘旁边，身子前倾，继
续俯瞰着长安城的沙盘。他的犀
利眼神扫视着每一栋建筑，似乎
想用目光将那头狼生生剜出来。

殿角的铜漏，水滴仍在从
容不迫地滴下。无论世事如何急
迫，它从来都不曾改变。

沙漠，废墟，还有浓烈的
血腥味道。

无 数 黑 骑 在 远 处 来 回 驰

骋。远处长河之上，一轮浑圆的
血色落日；孤城城中，狼烟正直
直刺向昏黄的天空。

他费力地直起身来，愤怒
地大声示警。可城垣周围是层层
叠叠的尸山，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回应他的呼唤。唯有一面残破不
堪的龙旗耷拉在城头，旗杆歪歪
斜斜，几乎要断裂中折。

咚咚咚，敌人进攻的鼙鼓
响起，骨箭如飞蝗密集。这一
次，只有他一个人面对……

张小敬猛然醒来，才意识
到自己并不在西域，而是在长安
县的死牢之内。枷锁牢牢锁着自
己的脖颈和双手，连从梦中惊醒
都动弹不得。

梦里那战鼓的咚咚声，原
来是有人在用鞭柄敲打木槛。他
抬起眼皮，看到牢门前站着两个
人，一个是死牢的节级；还有一
个人狭面短眉，下颌五缕乱糟糟
的长髯，眼神关切。

“徐宾徐友德？”张小敬微
微一愣，旋即笑道，“想不到最
后来送行的，居然是你。”言语
之间，竟听不出丝毫临刑前的失
魂落魄。

徐宾知道他误会了，可也
不好解释，冲节级拱手道：“麻
烦请开牢门，卸枷锁。”节级鼓
着两只略凸的眼睛，像是一只不
甘心的癞蛤蟆。可当他扫过徐宾
右手捏着的银鱼袋，又退缩了，
只得掏出钥匙，哗啦一声解开牢
锁，让两个牢头去卸枷。

两个牢头战战兢兢，似乎

对张小敬很敬畏，紧张到怎么也
拆不开枷锁。张小敬冷哼一声：

“笨蛋，这是三扭蛇锁，拇指得从
下面扳，中间使劲。”牢头遵其指
示，咔嚓一声，枷锁终于裂成两
块。两人各执一块，惶急站开。
张小敬用余光扫了一眼节级。后
者打了个哆嗦，赶紧避开眼神。

张小敬身材不高，但结实
得像块泰山磐石，额头微凸，下
有两道短黑醒目的蚕眉。他晃动
发酸的手腕，环顾左右，大声
道：“酒食在哪里？县里置办断
头酒，成例是五百钱，你们可不
要克扣。”

周围的人避之如瘟疫，都
不去搭话。徐宾弯腰进入牢里，
搀住他的胳膊，低声道：“有人
要见你……”

“嗯？”
张小敬一脸诧异。原来徐

宾不是来送终，竟是来捞人的？
可他一个好好先生，哪儿来的神
通从死牢里救人？

徐宾没有过多解释，只是
催促节级赶紧办手续。很快胥吏
送下来一份文书，要徐宾签字。
张小敬一看那文书的侧封就知

道，这不是赦免状，而是移调囚
犯的文书，一般用于大理寺或刑
部从县狱里提调犯人——这两处
提调，可不会先给犯人除枷。

张小敬心中疑窦重重，不
过此时还不是问话的时候，他保
持着沉默。

徐宾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
的名字，然后一干人等离开阴暗
的死牢，回到地面。阳光从入口
照射进来，在最后几级台阶形成
鲜明的光暗对比。张小敬踏上最
后一级台阶，忽然停住脚步，脸
上浮现几许感慨。

这一阶，是阴阳分割的界
限。他本有向死之心，可没想到
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莫名其妙
地又回来了。

接下来是吉是凶，还不知
道，但好歹多看了一眼阳光，已
经值了！

张小敬旁若无人地走向一
口水井，这多少有点不合规矩，
但周围的囚卒都远远站开，无人
呵喝。张小敬铁钳般的双手交替
拽着井绳，很快打上一桶带着冰
碴的井水。他高举水桶兜头一
激，冰水浇在头上，让他打了个

惬意的冷战，一扫地牢里的污秽
和萎靡。

张小敬搁下水桶，高高仰
起了头，冰水顺着发绺滴下去，
隐隐从身上散发出凌厉的气势。
此时日头正炽，金黄色的阳光洒
下来，照在他的左眼窝里。那里
早已没有眼珠，只有一道极深的
老旧刀疤，在阳光下分外凶悍。

“朗朗乾坤，别来无恙。”
他举起拳头，向天空用力一

挥。那一刹那光影摇动，刀砍斧
凿般的侧脸有如金刚一般狰狞。

办妥了提调手续，徐宾带
着张小敬匆匆出了长安县公廨。
徐宾心急如焚，连囚服都来不及
让他更换。公廨前的拴马石前有
两匹凉州骠骑，骏马额头前有一
条醒目的玳瑁带抹额，这意味着
两匹坐骑可以驰行于任何一条大
街上，甚至包括朱雀大街上的御
道，不必受 《仪制令》 的限制。

两人各自跨上一匹，张小敬
问道：“去哪儿？”徐宾答道：“哎
哎，咱们回光德坊的靖安司。”他
看了一眼衙门前的日晷：

“得尽快赶到，嗯，得赶
快，得跑一刻半呢。” 6

连连 载载

我年少的时候,曾一度沉浸在成精作怪的民间
传闻中惶恐不已。村头一株百年沧桑的老榆树被一
场突如其来的雷鸣闪电殛断了婆娑的头颅，老人们
说，那是树上藏着成了精的蜘蛛。后来我不敢独自
一人走近那株怪模怪样焦头烂额的大树，因为树上
仍旧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蛛网，像是被什么撕碎了抛
弃的渔网。自此蜘蛛灰色的影子一直是我恐惧的对
象，尤其是那些喜欢在屋檐墙角织网的蜘蛛。那
时，一旦发现了蜘蛛的影子，大人小孩都不约而同
地提起扫帚，唯恐蜘蛛成精后伤人掳畜谋财害命。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才开始试着接触这
个貌似丑陋的虫子，原来它们也是在这世上讨生计
的生灵，和我一样劳劳碌碌经营着惨淡的一生。后
来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知道有一种叫螃蟹的东西，
和蜘蛛形似而大，是一种很鲜美的海生食用动物，
我那时就想：蜘蛛可能是登陆了后就不想回家的螃
蟹，或者螃蟹是下了海就不再思念红尘的蜘蛛，到
底是谁归隐了？谁从俗了？一直让我百思不解。当
连续剧 《西游记》 播放时，盘丝洞里那几只彩衣的
美艳女人，却总是撩动着我年轻的心，我真想遇到
这样一些美的精灵，以满足一个年轻男人的渴盼。
此后，对蜘蛛开始了友好的顾盼、怜悯和追思。

蜘蛛是天成地就的巨匠。
我想，人类的原祖织网捕鱼、编笼养鸟的技

术，肯定是从它们身上学来的。而蜘蛛身怀了如此
精湛的技艺，却常常食不果腹，惶惶难以终日——
原来巨匠大师也有它天然的缺失和不足。

蜘蛛辛勤地劳作着，精心地编织着，每一副网
都倾注了全部心血，倾尽了所有积蓄，如同一个庄
稼人经营自己的田园一样。有时刚刚织就一张网，
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摧毁，所有的辛劳都
化为了乌有。它们只好忍住饥饿重新经营。它们不
消沉、不气馁，埋头经营着自己的生活，那像人受
点打击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只会在别人的灾难
里叹息，在自己的幸福中张狂。岂知幸福的金子是
从灾祸的沙子里澄洗出来的。

蜘蛛是一个天然的杂技演员。
它受到外来的惊扰时，就从尾部扯出丝悬空垂

落下来，当一切都平安正常后，它又循着这根悬索
敏捷地跨入自己的地盘。情况总是发生在它的判断
之外，有时，它躲过了天敌地捕杀，却误入了人足
的蹂躏。

任何生灵都有它感觉上的盲点和思想上的误
区。蜘蛛仍然逃不脱命运的追迫，遭遇横祸是一种
宿命。

蜘蛛身怀了这样的绝艺，不可能像人一样借此
谋生，讨取廉价的掌声或者丰盈的收益，它仍须投
入到实在的生活中去。

蜘蛛是蠢笨的。
它秉承了上苍的偏宠而不思进取，依赖了特异

的天赋不去思索。如同寓言里的守株待兔者、刻舟
求剑者，更像一个顽固守旧、冥顽不灵的匠人。在
这个有众多生灵构建的生命大家庭里，它只充当了
上帝与人之间的传媒工具——把上帝不便言语的机

密透漏给了人。
一张有益人类进步的网，已以势不可挡的劲头覆

盖了地球。这是亘古至今人类联手编织出的最为精
美、最具价值、最能诱惑人的网，这张网叫作因特网。

这张网是用一种叫作智慧的“纤维”编缀而
成。这张网让世界变得奇窍百出，小可一握。人可
以迅速穿山过海和你想见到的亲人和朋友，畅叙感
情交流知识捕捉讯息……人完全可以让“坐地日行
八万里”变成现实。人类的网已经辐射到了大气层
以外的浩渺宇宙。杨利伟平地升空，人造卫星在地
球之外传递着各种信息。可怜的蜘蛛——人类最初
的启蒙大师，穷尽一生的精力和技艺，也只在几十
平方米的空间动作。

再加上航空线、航海线、火车道、汽车道，蜘
蛛的高徒们已经把世界装入了一个五彩的网兜。希
特勒“脚踩两半球，手握五大洲”的野心，早已埋
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个丑陋恶心的“蜘
蛛”，遭到世界人民的共同唾弃。人民将用自己的
网兜提着这个蓝色星球，在时间的飓风中大步流星
地前进。

当人成了织网的高手后，蜘蛛却成了悲哀命运
的承受者。蜘蛛这个丑陋的“传道授业解惑”者，
却一再地受到人操着扫把的剿杀。

告别那些童年的记忆吧！告别那些有关成精作
怪自吓自的游戏。每个虫子都是上帝派遣的启示
者，它们各自身怀了一种“绝技”，帮助人类挑战
极限。假如没有蜘蛛，人类怎会有关于网的联想？

蜘蛛的网
人与自然

老杨下岗后，每天和锅碗瓢盆
打交道，妻子下班回来还不给他好
脸色，骂他是窝囊废。他每天抽烟
喝酒，昏昏沉沉地混日子，逐渐情
绪失控，精神恍惚。

他来到解放路口，进了一家卖
刀具的小店，一位中年妇女笑盈盈
地问他：“先生，您想买什么样的
刀？”老杨说：“要一把刀口既薄又
快的。”“先生，这一把是新款刚到
货，全钢的，特别锋利。”妇女说。

“让我看看。”老杨接过刀，刚
想用手指试刀锋，妇女说：“先生，
小心，这刀特别快，还是我来帮您
试。”她迅速在自己头上抽出一根
发丝，把发丝对着刀口，她轻轻一
吹，发丝断成两截了。他被中年妇
女的优质服务感动了，说：“我就要
这一把，多少钱？”“18元。”妇女说。

老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褶皱
的零钱，他数了数一共 20元。“先
生，您是下岗职工吧。我按批发价
15元给你。我也是下岗职工，两年
前家里发生了变故，我单位也破产
了，走投无路时，在朋友的帮助下
开了这家店。”

老杨感觉脸上一阵发烧，付了
钱，说声:“谢谢。”他正准备拿着刀
出门，中年妇女叫住了他：“先生，
等一下，我帮您包好，别不小心伤
了您。”妇女接过刀，拿出一个小
盒，把刀用纸慢慢缠好，又用胶带粘
好，放进盒里，双手托着，郑重地递
给老杨，并且关切地说：“先生，您拿
好别伤着您！”老杨心里“咯噔”一
下，他双手微微颤抖地接过刀。

不久，这座城市的一处农贸市
场里，新开了一家“老杨肉食店”。

请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或早已遗忘或心生
向往的生活。

从时尚媒体到专栏写作，再到打理自媒体，陈大咖能娓娓
道来那些我们永远不会去花心思的美好细节。因为与生俱来
的生活情趣，让她总能孜孜不倦地发掘和研究一切精致物品和
生活细节，包括每天要喝的水、煲汤用的锅、承载一半生命时光
的床垫、五星级酒店、奢侈品牌……涉及家居旅游、生活体验、
亲子教育、情感婚姻的一切美好话题，都会用轻松、有趣、容易理
解的语言去做审读的认知分享。

正如这些美文一样，文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小城女孩在广
州打拼十年后所明白的生活真谛。单列的主题，或许细碎，却
句句智慧，轻描淡写的一段故事中其实包含有许多感同身受的
经验总结。

可以说，这就是一本写给都市人的质感生活指南，抓住了
当下生活的痛点，以新中产感同身受的体验报告式文章，让人
们明白我们有能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春 雪
♣李秀森

书人书话

“潜伏”人生
耐吟哦
♣ 王继兴

♣ 李晓玲

新书架

《那些美好，哪容匆匆错过》

诗路放歌

重返阳光

♣君 逸

♣ 唐仪天

这一场大雪来得甚是突然
在雨水过后的第三天
春风轻拂着青松翠柏
晶莹剔透的菱形雪花却飘然而至

经过一天的缠绵，大地洁白天空如洗
苍穹深邃广袤无垠
掩盖起季节多变的面孔
尘世间万物轮回将从这一场春雪开始

在这个沾衣欲湿如梦若醒的时节
关闭所有关于冬天灰暗彷徨萧瑟的门
打开一扇冰封的心灵之窗
倾听雪花飘落，其实雪景很白很美

回望来时的路，五色光都已渐行渐远
只有那一个个调皮的梦儿
还醒着，翘首企盼着春讯应约而来
和煦的风雨中，开启生命灵动的春天

看到“潜伏”二字，我立马会忆
起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中那一系
列悬念丛生、跌宕曲折的惊险情
节！在阅读和观赏过程中，我常常
惊然悚然，心潮奔涌！不过，一旦掩
卷或离开屏幕，就会想到这是比实
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
型的文学艺术作品，从而更多地思
考作家和导演的艺术手段、艺术处
理有哪些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于
是奔涌的心潮很快便平复了。

读海燕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信仰的力量——我父亲的“潜
伏”生涯》，引发我的心潮奔涌却
不似平常。因为这不是小说和故
事性的文学作品，这是极显素朴
的纪实文字。作者祁葆珠用不事
渲染、不事雕琢、至为简洁的语言
最真实地追溯了父亲祁文山难忘
的成长经历，最真实地述说了父
亲的传奇革命人生，最真实地破
解了父亲神秘的“潜伏”生涯，最
真实地刻录了一段无限珍贵的历
史影像。正所谓：“大朴不雕。”这
便是真实性的魅力。他的事迹、
他的精神、他的风骨、他的情怀，
让我刻骨铭心，永远难忘。

祁文山，19岁加入中国共产
党，奉命筹建陇海铁路洛阳地区地
下党支部，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曾
秘密护送刘少奇同志从西安七贤
庄八路军办事处到河南渑池兵站，
动员组织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先后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送到延安
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央社会部
学习。1941年，被中共中央社会
部派往敌占区单独执行任务，从此
开始了他的红色特工生涯。新中
国成立后，因组织和形势需要，他
留在新乡、郑州等地继续“潜伏”。
直到1968年，才结束了长达27年
的特工生涯，公开真实身份。

“潜伏”生涯不仅要经常只身
入魔窟、虎口去掰牙，随时将自己
的生死置之度外，更为难熬的是胜
利后，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大局，
祁文山需要继续“潜伏”。由于身
份的特殊，常常会遭到人们的误解
而自己又不能辩解，使得亲生骨肉
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以及上学和
就业中受到种种歧视和打击。尽
管如此，作者说，父亲也从未吐露
半点实情。什么叫无私奉献？什
么叫传奇人生？什么叫坚守信
仰？什么叫绝对忠诚？什么叫无
怨无悔？什么叫忍辱负重……祁
文山通过自己的“潜伏”人生，为人
们做了最直接、最明白、最生动、最
有力的诠释和说明。他为什么能
够终生为之坚守？这便是该书书
名所做的结论——信仰的力量。

由于网络技术的进步，由于
信息海浪的冲击，由于多元思潮
的泛滥，由于滚滚物流的诱惑，不
必讳言，如今人们信仰的淡化、信
仰的迷茫、信仰的缺失乃至信仰
的异变，是个不得不特别关注的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认真读读
《信仰的力量》，一定会备受启发、
鼓舞和鞭策！

所以我认为，该书的出版富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我书捧手上，情涌心头，
诸多感慨，不吐不快——

朴实文字不雕琢，“潜伏”人
生耐吟哦。出生入死名利少，忍辱
负重委屈多。有勇有谋写传奇，无
怨无悔铸楷模。确信口碑即丰碑，
史诗留待后人说。

双杠（油画）朱勇

牛畜兴旺（国画）徐淑荣

微型小说

♣ 郑志玲

好办法
二伯是苦命人，二伯母在生三儿时难

产，去了。二伯既当爹又当娘，把三个儿子
拉扯大，一个个盖了房，娶了媳妇成了家。

那天他去砍柴留过冬取暖，走到桥
头，头晕眼花，绊到一块石头，一头掉水
里去了，幸亏几个过路人，把他从水里
捞了上来，夜里他就发烧咳嗽，浑身无
力，撑不起来！

二伯和福旺是邻居，他央福旺去告
诉住在新建小区的三个儿子，福旺没敢
耽搁，赶紧去找，没想到他们竟然互相
推诿，没有一人愿意将他送去治疗。老
三说话最干脆：“反正你也是他侄子，干
脆你带去看得了。”

福旺没有办法，将这事反映给村委，村
委主任上门找了几次，没有一点效果。后
来从猫眼看看是村主任，连门都不开了。

二伯病情越来越严重，不能再拖了，村
委会主任从家里拿来钱塞到福旺手里：“赶

紧把人送医院去看，我有好办法让他三个
儿子争着去！”村委会主任胸有成竹地说。

事不宜迟，福旺赶紧将二伯送到县
医院！

第二天，福旺在医院正想回家问问村
主任，二伯的三个儿子早已经手里提着营
养品纷纷赶来，吵着要侍候老人。

“这样吧，每家两天轮回，医疗费均
摊，不要多抢！”老大刚说完，老二已经
去抢着缴费了。

福旺做好交接手续，立马回家，想去
问村主任用了什么办法。走到村口，见
到村主任正带领几个工程队的人，在他
家门口量来量去。“主任，你这是干吗？”

主任把他拽到一边：“不要声张，
我要不把你们这几家都量量，他们怎么
能相信，你二伯那处房子拆迁后能分两
套？现在三家都竞争上了吧？”主任狡
黠地笑着说。

一

沉默
让眼前的雪表达
她反复倾诉的
正是我们想说的话
喝酒 ？
饮茶 ？
思绪一任这漫天雪花
如果泪水抑制不住
就让它哗哗流下

二

一个人在雪地行走
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童年和未来交织
闪现的面孔像谁
冬天谢幕
春天开启
抬手摸住头
隐秘还藏在那里
最遥远的呼唤
也许来自心底
长长的跋涉
为了归去

雪地行走
徐建勋♣


